
第１４卷　第４期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 Ｖｏｌ．１４　Ｎｏ．４
　２０１３年８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ｕｇ．２０１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５－２０
　　［作者简介］王萌（１９８８—），女，天津市人，天津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３）０４－００５１－０６

人类学视域下的灾后重建研究
———以汶川“５·１２”地震为例

王萌

（天津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 ３００２０４）

［摘　要］灾难是人类社会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人类学在灾后重建中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和实践
意义。其中，民族志的撰写、文化的重建和保护、悼念仪式的扩大化和人文关怀等方面，都可以发挥

不同于其他学科研究与行动选择的特殊作用。（１）民族志的记录和表达是灾后重建的重要手段。
灾后重建中的民族志有着重要的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民族志的撰写要将“真实性”与

“超越真实性”、对“他者”关怀与“以人为本”、“深度体验”与“追踪调查”相结合。（２）文化的重建
和保护是灾后重建的重点内容，具体包括对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族群文化的重建和保护。灾后重

建中，文化重建和保护的原则是考察并体现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整体性。（３）悼念仪式扩大化是
灾后重建的有效路径。灾后重建中的国殇仪式是举国悲痛哀思的表达、民众力量的凝聚。灾后重

建中的丧葬仪式表达了生者难以言说的情绪，丧葬仪式通过相应的情感表达、行为活动使人们对死

亡的认知得以加深，丧葬仪式的节点时段使人们得以持续一个相当的哀伤过程。（４）人文关怀是
灾后重建的本质要求。灾后重建中人文关怀的主要对象包括幸存者、遇难者家属、救援人员和特殊

群体。灾后重建体现人文关怀，应充分做好灾难救治的准备工作，尊重灾区当地的民俗和灾区人民

的自主选择，加大与受灾民众的沟通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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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不同，人类学对灾害有
着不同的诠释。人类学家将灾害看成是由自然、技

术、人为因素共同导致的，给环境、经济和文化都带

来重大损失与破坏的事件，它的发生是环境脆弱性

和人类群体脆弱性交织的产物。“灾难人类学为整

个人类学提供了多视角、整体论的平台，它既涉及理

论，也长于应用。”［１］在我国，灾害人类学在理论研

究和实践探索方面都取得了丰厚的成果。随着近几

年自然灾害发生次数的增加和程度的加重，如何用

人类学的理论知识来解决灾害中所遇到的问题更成

了众多学者研究的重点。本文拟从民族志的撰写、

文化的保护和重建、悼念仪式扩大化和人文关怀等

方面，对人类学在灾后重建中的实践意义进行探讨，

并结合汶川“５·１２”地震灾后重建的具体事例进行
说明，以期为未来应对灾难做好充分的理论准备和

应有的行动选择。

　　一、民族志的记录和表达是灾后重

建的重要手段

　　在大型自然灾害面前，仅靠新闻媒体对灾难的
报道是不够的，要从灾难中总结经验和教训还需要

更加专业的眼光和深度的思考，这就需要民族志来

记录和书写。

１．灾后重建中民族志的重要价值
（１）文化价值。文化需要被传承。民族志就是

能够保持文化传承和延续的有价值的文字。而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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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记录的民族志，更有着深刻的文化价值。这种

价值可以从两个层次来理解。首先，可以对灾难中

出现的社会现象和文化变迁进行科学的认知。灾难

发生后，社会各要素的结构、功能等都会发生翻天覆

地的变化，这些变化大多是长期的、多方面的。民族

志中反映客观现象的文字记录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到

灾后社会文化的变化规律，帮助人们提高对灾难问

题的认知。其次，民族志中的文字记载，可以帮助我

们获取应对灾难的经验，辨别、改革灾难来临时的应

对措施：一方面有助于我们考察、论证灾难时有效

的、可以被保留下来的处理方法；另一方面有助于我

们辨明不够科学的措施并加以改革。

（２）社会价值。民族志会带来许多更为实际的
社会价值，如促进灾区旅游业的发展。在汶川地震

中，依赖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灾区很快投入到了

灾后重建和发展的过程中，许多地震遗址和抗震纪

念碑也得以建立，民族志对这一过程的记录可以有

效地向社会各界传递抗灾重建的步伐和措施，这对

促进当地旅游业及其他产业的恢复和发展有着很大

的作用。同时，民族志的撰写包括广泛而深刻的内

容，如抗震救灾时发生的感人事迹、灾区人民在灾害

中表现出的顽强精神以及社会各界对灾区提供的帮

助等，而这些正是我国核心价值体系的现实体现，能

够在公众中起到宣传作用，提高国民的素质和精神

面貌，有效提升公众的集体意识。

（３）历史价值。民族志所记录的原始资料和研
究成果，对我国乃至世界的历史及其他人文类学科

的研究和发展都是极其宝贵的。它不仅为其他学科

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和理论成果，更

丰富了历史文献的视域。灾难中留下的民族志资

料，就像一个巨大的资料宝库，不仅能提供一般的比

较资料，还能提供一些具备人类学家独特视角的更

为宝贵的资料。研究人员对于灾害的研究，如民族

志中关于制度、风俗、文化变迁等方面的记录，对灾

后建设都将有一定启示意义。

２．灾后重建中民族志撰写的特点与取向
（１）“真实性”与“超越真实性”相互结合。真

实性一直都是民族志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传统民族

志侧重于对客观事实的描述，是人类学家通过田野

研究对现实社会和文化的一种客观体认。在灾难研

究中，撰写民族志必然也应遵循真实性原则，如对遇

难人数、受伤人数和失踪人数的记录，对城市损毁程

度的描述，对灾后重建工作的介绍等。撰写时不夸

大、不掩饰，每一个数字、每一条信息都要如实地反

映灾难中的客观事实。但随着灾难造成的社会与文

化变迁、社会关系的改变，“真实性”会在实际中呈

现不同的样态，所以民族志中势必会充斥着人类学

家的主观性、情感体验等“部分真实”的文本，这些

文本往往超越真实性，表达出研究者最真实的个体

体验以及客观事实背后更为深邃的文化意义。

在汶川“５·１２”地震中产生的民族志除了包含
着事实真实、经验真实、认知真实、表述真实等多种

不同的真实性样态外，也因包含了许多超越事实的

真实，而开辟了一条“理解的真实”的路径，如以人

类学研究者的独特视角，在对民族文化进行研究时

的无可替代的真切的主体经验、对灾难中深受重创

的民族遗存的感同身受般的关怀和忧虑、传达给全

社会的挽救危在旦夕的民族传统的召唤等。

（２）对“他者”的关怀与“以人为本”相互协调。
与其他人文学科不同的是，人类学对人的关怀更多

的是指向对“他者”的关怀。“他者”是与“自我”相

对应的一种指称，人类学创立之初是以对“他者”的

关怀为学科基础的，现代人类学更是把“他者”作为

田野工作的对象。人类学家认为只有从“他者”中

获得对“自我”的反思，才能获取对整个人类社会更

新的观察视角和诠释方式。沿袭这种人类学传统，

在灾后重建中，我们也应对“他者”给予更多的实际

观照，并且自觉从“他者”的立场出发，这就要求研

究者不能仅仅扮演传统观察者的角色，更应该切实

参与到为“他者”谋求利益的行动中。从人出发，最

后回到人，尊重“他者”，也尊重自身，这种对“他者”

的关怀与“以人为本”的理念相契合，已成为人类学

家灾后重建工作中的独特视角。

在“５·１２”大地震中，某些新闻工作者有一些
不当行为，如闯入手术室进行采访，干扰手术环境；

对刚刚救出的奄奄一息的伤员追着采访……出现这

些行为，归根结蒂是因为一些记者缺乏对“他者”的

最基本的关心与关怀，缺乏“以人为本”的人文精

神。对于这些行为，具备专业素养的人类学研究者

应给予指导，为灾难中的“他者”作出实际贡献。

（３）“深度体验”与“追踪调查”相结合。撰写
民族志要求记录者必须深入到一个场景中去，跟

“他者”一起生活，将自己转换成“他者”，以研究对

象的视角来看待社会，这就是“深入体验”。而“追

踪调查”，就是要探索社会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和

变迁过程，它所具有的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就是通

过这种方式可以探索由灾害引发的社会现象及文化

变迁对人们社会生活产生的长期影响。因此，追踪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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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得到的资料相较于一般研究所得的资料具有更

加长期的应用价值。“深度体验”与“追踪调查”相

结合应是在灾后重建的民族志撰写过程中所采取的

基本工作方式。

汶川地震中，许多社会科学工作者都通过“深

度体验”及“追踪调查”的方式对灾害过后人们社会

生活的不同方面进行了记录，如《中国汶川抗震救

灾纪实》《我们在一起———四川汶川大地震纪实》

《羌在汉藏之间》等。

　　二、文化的重建和保护是灾后重建

的重点内容

　　文化是一定地域内社会成员通过长期的生产、
生活所形成的大多数社会成员共享的一套符号体

系，包括特定的生产生活用具、当地的语言和文字，

也包括社会成员共享的道德规范和精神信仰。文化

可以维持社会秩序，促进社会整合，是整个社会发展

的见证，我们应当保护它。灾害无疑对文化造成非

常大的负面影响，文化重建和保护是灾后重建工作

中的重要任务。

１．灾后重建中文化重建和保护的侧重点
（１）对物质文化的重建和保护。物质文化主要

是指民族特有的生产、生活用具或与之相关的物质

建构，如雕刻、建筑、墓葬、遗址、绘画与人工器物等。

物质文化是最容易在灾害过程中被损坏的，灾难过

后，如何修复或重建这些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工作

的一个重点。

在汶川“５·１２”大地震中，绵阳市北川羌族自
治县和阿坝羌族藏族自治州的汶川县受灾严重，这

片区域有羌、藏、回、朝鲜等多个少数民族，其中以藏

族和羌族为主。“在北川县近３０００平方公里的土
地上生活的１５．８万人中，就有羌族、藏族、回族等少
数民族人口近８万，占总人口中的５０％。汶川县有
羌族 ３５５３５人，占 ３４％，藏族 １９７４３人，占
１８６％”［２］。物质文化遗产在震区分布非常密集，
仅成都、绵阳、阿坝等地区，就有世界文化遗产１处、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４９处。以羌族为例，不但有
羌族雕楼、村寨等，还有大禹的故乡北川羌族自治

县，大量的大禹遗存和独特的大禹文化。而在地震

当中，除了大量的羌族人死亡失踪之外，９７％以上的
羌族居所倒塌，北川县民俗博物馆的上万件文物更

是葬身废墟之下，其中损失有多件国宝级文物，长期

搜集整理的大量关于羌族民间文化和习俗等众多文

字、影像资料也在地震中损失。鉴于这些物质文化

具有重要的纪念意义和族群认同意义，在灾后重建

中应将此作为文化重建和保护的一个重点。

（２）对精神文化的重建和保护。精神文化往往
包含着一个族群的历史和信仰，是族群长期以来形

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其表现形式为各类的民间知

识、音乐、舞蹈、文学、艺术和宗教等。精神文化由于

传承着整个族群的智慧和文化，对一个族群来讲十

分重要。而在遭遇特大灾害时，这种精神文化一旦

被打破，单靠本族群的文化自身愈合力来实现精神

文化的重建非常困难，况且少数民族文化往往本身

就是一种亚文化，其生存的情况并不乐观。所以灾

后重建中，对族群精神文化的重建至关重要。

汶川地震中羌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损失重大，

北川羌族研究所和北川文化馆的民间老艺人，包括

民族舞蹈家、音乐家以及民俗研究者等，约有８０％
不幸遇难。许多储存在电脑里的有关当地文化和习

俗的研究成果、资料等也都被地震毁掉了。如果在

重建过程中，外来重建工作人员不考虑当地的文化

或理解程度不高，就会造成当地精神文化的中断。

因此应将精神文化的重建和保护作为灾后重建的重

要内容。

（３）对族群文化的重建和保护。族群文化是指
少数民族成员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的，用

于约束社会交往的行为规范、道德观念以及规章制

度等。在遭遇特大灾害时，由于大量民众伤亡或失

踪，社会关系因遭到重创变得不再完整。对于一个

族群来说，社会关系是成员交往互动的总和，它关系

着民族文化的延续与传承，所以怎样在幸存的零星

成员之间延续原来的社会关系对于族群文化的重建

和保护显得尤为重要。

在汶川大地震中，北川羌族自治县内羌族人死

亡失踪人口达１９０００多人，占总人口的１／５。汶川
县１６０００多人遇难，而汶川受灾最严重的莫过于映
秀镇，几乎被夷为平地，而映秀镇恰恰是汶川县内少

数民族聚居区［２］。另外，伴随地震而来的还有许多

社会问题。地震摧毁了许多家庭，而家庭是一个社

会得以维持的最基本的单位，是一个社会的细胞。

所以如何重新建构这些小的家庭，进而重建族群关

系，确保整个社会的平稳发展，应得到社会各界的普

遍关注。

２．灾后重建中文化保护的原则和措施
（１）灾后重建需考察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区域

民族文化与主流社会文化不同，具有独特性。在灾

后重建过程中，我们应尊重其独特性，充分参考公众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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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愿和建议，协同政府和民众共同开展工作，对不

同的文化保护采取不同的方式。如建立专门机构、

成立专项基金，并由了解当地文化的专门人员负责

文化重建工作的开展。

在汶川地震后重建工作开展初期，当要在汶川

县建起高高的居民建筑时，当地居民产生了许多不

同的声音，有人认为“厕所不应该建在屋子里面”，

有人觉得居所“太小了，东西没有地方放”。很明

显，这些不同的声音正是当地文化特殊性的表现。

相关工作人员在了解了当地的文化和征求了居民的

意见之后，拿出了群众认可的方案，这对灾后重建工

作来说是一个值得借鉴的经验。

（２）迁移安置需考虑民族文化的整体性。灾难
过后，大量的灾民产生。对于灾民的安置工作，既可

选择原地重建，也可采取异地安置。但不论是哪种

安置方法，都必须考虑民族文化的不可分割性，要尽

可能保持族群原有的社会形态和关系。若选择迁移

安置，要注意两点。第一，在选择新的居住地时，应

尽量选择与原有居住地的地理地貌、自然环境或经

济社会文化的发展水平相类似的区域。因为文化的

产生是与所处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的，如果环境发

生了太大变化，就会使文化氛围发生较大改变，对民

族文化的保护不利。在选择新的居住地时，应尽可

能在临近的区域中选择，因为这些区域的民众在语

言、习俗和文化信仰上存在相似之处。如四川北部

一带一直是羌、藏等少数民族活动和聚居的地带，经

济、文化发展水平都较为接近，在这一地带安置灾民

更加符合保护文化的现实性要求。第二，迁移时应

尽量确保民族文化载体的完整性。因为在地震中，

本身数量较少的少数民族遭到重创，使得文化的载

体变得支离破碎。如果在迁移过程中再将民众分散

安置，必会导致民族文化无法完整保留。因此，只有

整体迁移才能够给文化的再生提供较好的环境。

　　三、悼念仪式扩大化是灾后重建的

有效路径

　　仪式的解读是理解人类社会构成的关键因素，
仪式理论把仪式分为时节性仪式和生命危机仪式两

种。“显然，有关灾难的历史记忆除了文本之类的

记录之外，还可以通过仪式的操演（纪念仪式）等公

民宗教活动存续下来。”［３］结合受灾期间社会所特

有的情景状态，我们可以对灾难进行仪式性构建。

１．灾后重建中的国殇仪式
仪式最基本的功能就是缓解和疏导情绪。因此

在突如其来的灾害面前，及时举行哀悼活动是必要

的。当举国悲痛之时，由国家官方发起的国殇仪式，

既可以为死难者致哀，又可以通过仪式的形式来缓

解幸存者的情绪，寄托他们的哀思，将他们悲痛的情

绪缓解、抒发、释放出来。同时，争取将这种国家哀

悼仪式制度化，从而可以定期、按时地强化集体意识

和情感，使社会获得更加统一的凝聚力。国殇仪式

虽然大多数是由国家发起的，但在整个过程中，普通

民众并不是被动的，而会积极响应。集体意识、共同

的想象和认知，是民众产生认同情绪的基础。通过

国殇仪式，民众的爱国情绪会空前高涨，凝聚力大大

增加。国殇仪式充分发挥了灾难中仪式的作用，有

助于民族精神的重塑和重生。

２．灾后重建中的丧葬仪式
（１）丧葬仪式表达了生者难以言说的情绪。首

先，这种表达方式增加了生者对死者死亡现实的确

认感，葬礼的举办可以充分地传递一个信息，就是死

者已经死亡的确定性和真实性，这有利于抒发哀伤

的情绪。其次，面对灾难，人类往往有一种无力感和

不可控制感。丧葬仪式恰恰相反，在准备各种繁复

仪式的过程中，丧亲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一些

具体的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心理感觉，有利于多种

负面情绪的宣泄和表达。最后，丧葬仪式可以建立

和他人的联系。通过群体性的仪式，多人一起进行

的哀悼活动可以减轻个体的痛苦，使个体感觉到他

人的抚慰。

（２）丧葬仪式通过相应的情感表达、行为活动
使人们对死亡的认知得以加深。首先，直面死亡这

一事实。死亡是人类无法回避的自然现象，丧葬仪

式就是人类应对死亡的一种形式。亲人通过参加遗

体告别仪式、将遗体送入坟墓等，真正完成与死者的

分离，降低对死亡的恐惧感。其次，加深对死亡的理

解。人类对死亡产生的恐惧，通常试图从宗教里寻

求答案和解脱。如基督教认为人活着是为了赎罪，

死后才能进入天堂。道家认为，生死本是连续一体，

人应颐从命运；人死如蝉脱壳，死只是随物而化罢

了［４］。这些宗教思想让仪式参与者增强了对死亡

的理解，精神得到寄托。

（３）丧葬仪式的节点时段使人们得以持续一个
相当的哀伤过程。灾难发生后，许多人都会呈现不

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和障碍，这往往是由于在亲人丧

失之后没有得到有效的修复。亲人去世两三年间，

是修复哀伤的正常时间。传统丧葬仪式的“头七”、

“百天”、“守孝３年”的习俗，因提供了一个持续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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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的过程而降低了出现心理问题的机率。

　　四、人文关怀是灾后重建的本质

要求

　　人文关怀也是人类学角度进行灾后重建工作的
必要依据和准则。灾害带来巨大的物质损失，也留

下了难以抚平的精神伤害。这种精神伤害和由其引

发的一系列相关行为，很大程度上会扩大灾害导致

的经济社会损失。因此，在灾后救助过程中，时刻遵

循“以人为本”的原则，对最大程度地减轻灾害的损

失和对人们造成的心理创伤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

１．灾后重建中人文关怀的主要对象
（１）幸存者。灾难发生之后，幸存者由于亲历

惊心动魄的灾难现场，受到的打击最大，除了物质上

的巨大损失，精神上的创伤更是不容忽视，所以他们

是最需要关怀的对象。在汶川大地震中，幸存者大

多会患有创伤后遗症，主要表现有：一是暂时的心理

麻木感，对周围环境的觉察力减弱，恍惚并伴随暂时

性失忆；二是对灾害的持续体验，即脑海反复出现灾

难的场景、情景、梦魇等；三是逃避关于灾害相关事

物的刺激，逃避某些地方、人群和活动；四是过度警

觉或焦虑，极易出现发怒、失眠、惊吓等症状。这些

症状如果无法得到化解，将会持续多年甚至影响其

一生。幸存者的这些心理创伤能否得到及时的关怀

和调节，对日后恢复生存信念和重建家园有着不可

估量的作用。

（２）遇难者家属。面对失去亲友的事实，遇难
者家属往往陷入深切的悲痛之中，并且伴生许多心

理问题。如精神麻木，不愿与外界交流，长时间痛哭

不已，甚至不吃不喝；也有的表现为对现实的恐惧和

逃避，不想承认失去亲人的事实；还有许多家属会把

亲人遇难的原因归于自己，认为自己无法将其救出，

由此产生深深的悔恨和负罪感。汶川地震后，零点

公司对灾区居民进行的专业调查显示，“自己和亲

人都受伤以及失去亲人的成年人，约有６２％具有更
为严重的创伤后综合征”［５］（Ｐ３１４）。

（３）救援人员。面对灾害这种突发性的强烈刺
激，特别是那些大量人员死亡的悲惨场面，即使是心

理正常的人也可能出现心理失衡。对于救援人员来

说，面对满目疮痍的灾害现场，面对大量的尸体、倒

塌的房屋等，心理上也会受到很大的刺激，所以人文

关怀和心理救助对于他们也同样重要。“２００８年１０
月３日，一直奋战在抗震一线的北川县委农办主任、
４０岁的羌族干部董玉飞在住所自缢。遗书里留下

了短短几句话：压力太大，支撑不下去了，想好好休

息。”［５］（Ｐ２９５）地震使得北川县失去了４２８名干部［６］，

幸存的干部中大多有亲人遇难，再加上灾后工作繁

多且庞杂，带着悲痛情绪进行工作的干部不仅工作

量上升了数十倍，心理压力和需要面对的问题也徒

然增多。许多工作人员在离开一线、调整休息之后，

仍有很大一部分人存在着明显的焦虑、抑郁症状，表

现为失眠多梦、情绪不稳等。

（４）特殊群体。研究表明，儿童、老人、穷人等
特殊群体在遭受灾害时情感创伤的风险较其他群体

更高。以儿童为例，零点公司对汶川地震后的统计

调查显示，１７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约有４２．３％的人长
时间处在地震冲击所带来的影响中。《中国教育发

展报告（２００９）》抽样调查显示：灾区的中小学生出
现不同程度的心理创伤。震后３个月左右，学龄前
的儿童并未表现出明显的悲伤，但许多日常行为发

生了变化，如睡觉易做噩梦、不爱睡觉、蜷缩着身体

睡觉等；小学生出现了一些明显的退行行为，如爱哭

闹、躁动不安、黏人等；初中生由于自我发展伴随着

创伤一同发生，所以会引发如睡眠不好、头痛、消化

不良、同老师家长对抗增多等问题；高中生所面对的

高考压力随着多重心理矛盾的产生而被放大，出现

对未来的恐慌、焦虑和悲观等消极情绪。

２．灾后重建中如何体现人文关怀
（１）充分做好灾难救治的准备工作。在进行灾

后救治工作之前，应做好以下准备工作：第一，了解

灾区的背景，如经济发展情况、人口、文化现状、少数

民族地区的基本情况等，并掌握参与救治工作的其

他机构的资源；第二，了解灾区各个地区、各个阶层

民众的财产物质损失程度，并针对不同情况作出应

对方案；第三，了解政府和各个社会机构进行灾后重

建工作的进程，了解相关卫生、安全和后勤保障的基

本情况，与其他机构进行沟通，共同做好灾区的人文

关怀工作；第四，制定具体人文关怀工作的计划和目

标，与幸存者、遇难者家属等重点关怀人群进行初步

接触，拟定需要采取的治疗模式和方案；第五，对参

与人文关怀工作的人员进行培训，使其具备心理辅

导和心理危机干预等专业技能。

（２）充分尊重受灾地的民俗和灾区人民的自主
选择。在进行灾后救助时应该从灾区发展的长远利

益出发，兼顾不同地区文化的差异性，尊重“地方性

知识”。汶川大地震不同于其他地震，从人口结构

上看，其重灾区多是少数民族的聚集地，民风民俗多

样化，民族文化各有特色。因此，从保护少数民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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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角度来说，灾后人文

关怀工作必须充分考虑当地民俗文化情况。同时，

不仅要考虑当地的文化传承和延续的需要，还要更

大程度地保障灾区人民的权利，体现人文关怀。只

有体现了群众意志才能获得群众的认可，才能够唤

起受灾群众共建家园的愿望。

（３）加强与受灾民众的沟通和交流。这是决定
人文关怀工作成功的关键因素。如何接近受灾者是

最困难的，因为在受到灾害的强烈刺激之后，人们通

常把自己封闭在狭小的空间中，对其他人和事物都

反应麻木，这就需要救助人员做更加细致的工作，要

站在受灾者的角度，充分理解他们的感受，并通过高

超的沟通方法和技能，有目的地与他们进行沟通和

交流。首先，工作人员应用大量的时间陪同受灾者，

同他们生活在一起，帮助他们，以分担其痛苦。其

次，应从细节做起，关心他们的饮食起居，帮助他们

解决力所能及的实际问题，如照看孩子、病人等。在

汶川地震中，帮助灾民填写表格、领取救援物资的社

会工作者就颇受欢迎。最后，在交往过程中应观察

受灾群众的各种心理反应和行为变化，初步诊断其

心理受伤程度，做好记录和统计，为之后的心理救援

和干预工作奠定基础。

灾难是人类社会不能回避的问题，人类学在灾

后重建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其中，民族志的撰

写、文化的重建和保护、悼念仪式的扩大化和人文关

怀等，都可以发挥不同于其他学科研究与行动选择

的特殊作用。在汶川大地震之后，人类学视域下关

于灾害研究的内容变得越来越丰富，人类学家对灾

后重建过程以及整个过程中发生的社会与文化变

迁、个体对灾害不同的回应方式等进行了系列研究，

这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灾害人类学的理论成果。今

后，人类学视域下的灾害研究应更加关注于实际应

用，制定更多更具有实际意义的防灾计划，从而为未

来应对灾害做出更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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